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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最大的成就，
就是从失败中站起来。

（（CFPCFP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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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呀，粉色花！”阳光明媚，眼眸被
花儿映得发亮，我对着道旁缤纷的花儿欢
喜地打了声招呼。

这些花儿长在我上下班必经的路口。
今天是珊瑚红的栾树花开得热闹，从春天
的绿荫，到夏天缀满浅黄色碎花，再到现在
的满树珊瑚红，都在我每日的欣喜关注中。
起初，我并不认识它，秋天的时候，我担心
这树儿“顶端就像烧焦了。”查阅相关资料，
得知它就是栾树！这让我想起史铁生《记忆
与印象》里的话：“栾树就是春天长了叶子，
夏天开了黄花，秋天结了蒴果，蒴果像是灯
笼，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最后
成褐色落下。”在《我与地坛》里也有描述栾
树的文字。

对栾树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
《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云雨
之山，有木名曰栾”。此外，北宋

时期的大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记
载，汉朝时，栾树已种植于庭院。可见在古
代，栾树也是备受喜爱和推崇的。

此刻，文字和眼前的景致重叠，静默，
壮美。我忽然对这花儿有了别样的情愫。春
绿叶，夏黄花，秋天结红果，这栾树啊，分明
就是季节的信使。

周末骑行到海边公园，那片花海成了
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点。前阵子是迎风摇
曳、五颜六色的百日菊，凋谢后，园林工人
马上种下新的花苗，如今盛放的是蝶醉花。
蝶醉花，因花朵盛开时形成丰满的花球，朵
朵小花犹如翩跹起舞的彩蝶而得名。远远望

去，锦色繁盛，风一吹曼妙生姿。我停下自行
车细细拍照，每朵花都有独特的韵味，每个
角度都透着热烈向上的劲儿。曾偶遇园林设
计者，他们说：“我们一年四季会根据天气、
温度以及花儿的特性，种植不同的花。”让我
明白了用心创造美也是一种能力。你们创造
美，我们满心欢喜地欣赏这份美。

如此绚烂热烈，不禁想起了大大小小
公园里、高架桥上、人家的庭院里，那些怒
放的三角梅。橙黄的金贵、鲜红的热烈、紫
红的成熟、雪白的纯洁，姹紫嫣红地展现在
天地间，热烈、奔放，开得肆无忌惮。在我眸
中，一年四季似乎都有它们怒放的精彩。阳
光越充足，花儿开得越热烈，在我生活的滨
海之城，它可盆栽，可种植于道旁。可北方

友人曾分享他养的花儿，三角梅
栽种在镶着金边的红色花

盆里，摆放在室内

窗下。“三角梅应该放室外的啊！”我好奇地
“纠正”。“我们这里冬天很冷，暖和了再搬
到室外。”嘿嘿，花儿也有脾气，也挑水土。
诗人舒婷也写过三角梅，或许，热爱生活，
感性的人，都会被身边的美好所吸引。无论
是身在飘雪的北方还是温润的南国，只要
拥有清澈的眸和善感的心，总会对生活平
添几分热爱。

南方的一年四季都不乏鲜艳的花儿。
我的小阳台，近来最热闹的就是长寿花了，
此时它们正在蓄力，叶片努力舒展，等到快
过年的时候便会花苞满树，一朵两朵直至满
树繁花！一盛开便停不下来，直到来年五月，
才缓缓收敛，等着我修枝剪叶，再迎接下一
季的蓄力、盛放。原来，花儿是懂人心的。它
知道以最美的姿态，回赠爱它的人们！

春有萌新，夏有热烈，秋有含蓄缤纷，冬
有蓄势待发。四季流转，生机盎然，真好呀！

秋色满城
□黄秀惠

钩蟳是渔家人的一项绝活。
年少时，我就到海边学钩蟳。
蟳，也就是青蟹，既能在海水里游动，

更多的生活在礁石密布的洞穴里。
蟳与人一样有夜眠习惯。我们怕天一

破晓它们便奔向海里，所以，凌晨五时许就
要赶到它们的藏身地。我第一次来，没有经
验，背着小竹篓，手握小铁钩，跟着人家身
后亦步亦趋。殊不知技艺老练的钩蟳者最
讨厌身后有人尾随。钩蟳与捡螺不一样。蟳
不像螺坦然地坐在礁石上任你捉摸拿捏，
它是灵动的爬速快的大动物，它能察觉四
周动静，对人尤其警惕。一旦发现异常，它
便飞一般逃进石洞躲起来，这时，任你怎么
撬怎么敲，它都不理不睬。聪明的蟳有时还
逗你玩，故意在洞口的沙石上发出响亮的
声音，吊你的胃口却半步不动。因此，钩蟳
需要静悄悄地进行。

我的同学阿合是一个钩蟳高手。一次碰
见他，我激动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示意
我不要作声。我们二人悄无声息地蹲在岩洞

口的石头上，静静观察动静。大约两刻钟后，
“沙沙沙”响声从洞里传出来。不一会，一只
蟳大大咧咧地出来了。只见阿合手执的铁钩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蟳身刺去。他将钩到
身前的蟳利索地踩在脚下。接着，从背后的
竹篓口取出几根水草，从容地将蟳的两个大
螯紧紧绑住。然后，他将八只脚依然狂奔乱
舞的蟳提起来，睃了一眼后说：“还是一只红
蟳呢。就这一只，够了。”

雌蟳体内有饱满红膏，分量重又值钱。
他高兴地对我说：“你可以到前面寻蟳穴。
钩蟳需要耐心，慢慢等。”我依他所言，飞步
向前，不料空手回家，遭大人笑话。

好在暑假时间多，第二天凌晨，我又来
到海边。当我守候第三个洞穴时，“沙沙沙”
的响声突然传来，我按捺住兴奋，小心翼翼
倚在一块大礁石边。动静渐渐大了，一
看，一只大蟳到了洞口。这家伙比
我反应快，眨眼间，它已经回
头往洞内急速蹿去。

我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能把自己缩小身架
或者隐身，钻进小洞，把它生擒。这时，我不
再静候，而是缩身使劲往长而狭的岩穴里
挤。屈身低头时，脚底下平整的沙子里一串
晶莹的泡沫出现在我眼前。接着往里面细
看，多彩泡沫前后的沙土上均有一串深浅
不一的小窟窿。再瞅岩洞深处，五颜六色的
气泡一路延伸，其旁也藏着爪痕。我断定，
五彩气泡正是狡猾的蟳不经意间暴露的蛛
丝马迹，我称这些气泡为“眼”。我想，此后
我不必在洞口空等，找到“眼”就好了。

这天，我依然空手而归，但比钩到三只
蟳还要开心。因为我发现了这个重要而宝
贵的秘密。

又一日凌晨，我如赴约一般赶到海边。
此刻，我胸有成竹地来到昨天发现秘密的

那个岩洞口寻找蟳“眼”。很快，洞口
处金黄色的沙土上有一

行长长的气泡，其莹莹
之光直向礁石下的滩

涂延伸。气泡密密麻麻，正圆、椭圆、半圆，
大小不一，亮度不匀，色彩各异。我猜测，这
可能有多只蟳在此处出没，它们可能赶在
天亮前出洞下海沐浴去了，或者已赶在上
涨的潮汐前回窝了？反正我断定，这里一定
有蟳了。

于是，我不再前行，找个地方坐下来，
兴致勃勃欣赏凌晨渔家风光。当脚下响起

“沙沙”声，一看，一只蟳优哉游哉地蹒跚而
来。见此，我异常兴奋，连忙往身后摸索铁
钩，却发现铁钩不见了。情急之下，赤手空拳
向蟳扑去。这一扑惊吓了蟳，顿时，它跑速加
快，可它还是被我捉住了。我本想用脚踩压
它，然后找水草捆绑，但此刻我异常紧张，只
好用双手紧紧捏住它的腹部，它十爪并用，
狂踢乱舞。正当我想把它往竹篓口塞的时
候，手被它的大螯咬住，而且越咬越紧。

我忍着疼痛，飞一般往家里赶。家人决
定，这只难得的红蟳既不卖钱也不换粮，煮
了它，吃了。

看着浑身满是膏的红蟳和色泽
金黄的蟳汤，我想，这美味来之不易。

“泉州，这是你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
市。”读到白岩松说的这句话，心被挠得痒
痒的。泉州与漳州相邻，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就够了。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三
十多年没去了，空闲，去吧!

开车到泉州，近中午，腹中空，一众美
食店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面线糊。

入店，只见高处的价格表明白清楚，清
糊2元、猪血汤4元……架子上整齐摆放着
虾仁、醋肉、大肠、鸭胗、海蛎等几十种配
料。大铁桶里，细如发丝的面线在浓

稠的汤底中缓缓地舒展。
进店的客人不少，喜好也不同。梳着发

髻的老板娘长得精致，动作利索，应着客人
的要求，搭配起不同的配料。每一个发家致
富的饮食店，通常都有一个手脚麻利、精打
能算的老板或老板娘，我禁不住这样想。

要了一份面线糊，坐在餐桌前静等，欣
赏着一侧的广告词“日子不紧不慢，每天好
好吃饭”。是呀，过着寻常的日子，品着人间
烟火味的美食，对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未
尝不是一种幸福。

老板娘熟练地选取猪血、虾仁等食材，
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稍煮片刻，捞起倒入碗
中，浇上两大勺滚烫鲜美的面线糊，加了一
把香菜碎末，又撒了一点胡椒粉，一碗满满
的猪血汤面线糊就端上来了。洁白的面线
糊上，悬着血色的猪肝，浮着翠绿的香菜
末，点缀着躬身的虾仁，赏心悦目。老板娘
说：“要不要来一根油条，面线糊和油条是
绝配。”于是又来了一根油条，她三下两下
剪成小段端了上来。

吸一口面线糊，呲溜，像瀑布流进口
腔，溅起洁白清亮的水花，满口生津；接着
又迅速滑入咽喉，那是瀑布的第二段，无比

顺滑；而后是瀑流的第三段，温婉地
流入肠胃，熨帖极了。吸上两三

口，尝试一块猪血汤，

滑溜溜的，再吸一口面线糊，夹一块虾仁尝
尝，呀，这海边人煮的海产就是不一样，虾仁
爽脆，牙齿咬下，如刀切肉一样干脆、利索。
不禁夸了一句：“这面线糊，真好吃！”

老板娘问:“你们是从漳州来旅游的
吗？”听过天南海北腔的老板娘，一下子就
准确地判断出客人的来处。

我答：“是呀！就住在边上的酒店。”
“明天早上有开店，还可以过来吃”，老

板娘真会做生意，连明天的早餐也邀请了。
我一边吃着，一边把油条浸入面线糊里，浸
泡后的油条立马不一样起来，外层绵软，里
层柔韧，面线糊的水分降下了油条的火气，
油条软糯却不失嚼劲，面线糊温热暖胃，油
条的咸香与面线糊的鲜甜在口中交织，一
碗下来身心舒坦。

吃上一碗面线糊，回味无穷。

面线糊
□游惠艺

到了老家，照例在家门前停车。端
坐在阳光房里的母亲看见了，立即站
起，拉开落地玻璃门，踏过一级台阶，小
跑步走向围墙边上，帮我打开移动门。
我那时想到：那根拐杖，母亲为什么不
用呢？

车刚停稳，母亲已经站在我车门一米
之外，她要看着我车子熄火，看着我推开
车门，看着我下车，看着我关上车门。我下
车了，目光有意识地盯住母亲的右手，母
亲马上心领神会，她笑笑，说暂时不需要
拐杖。我说嗯，然后右手象征性地做托举
状，母亲理解了，一只手搭在我手上后先
开步，我跟在母亲的后面。

母亲迈的步子很小，但急促。母子俩
人一坐下，就开始谈天说地，我问了母亲
最近的身体状况，她甩甩手，把话题移到
了天气，开始说雨水如何，阳光如何，然
后说菜园里蔬菜的播种情况，还提到了
现时能吃的蔬菜品种。一个半小时过去
了，母亲说：“该做午饭了，我们去菜地摘
点蔬菜。”

我从头至尾一直跟在母亲身后，合着
她的步伐。母亲一边说，一边走。看得出，
她是一脸笑意，满心欢喜。我理解母亲
现时的心情，也知道这个时
候，我说一说拐杖的事

情，母亲相对容易听进去我的建议。
我想问问拐杖的质量，母亲就拦断了

话语，她笑着对我说：“你妹妹说过几次
了，道理说了一二三，例子也举了一二三，
我懂得。你看，我真的拿了拐杖，出门走
路了，像啥？”我一时感觉词穷，只好退而
求其次，说拿着主要是防万一，我连提醒
母亲已九十岁高龄也不敢直言，因为孝
顺，首先是“顺”。母亲却转过身，非常认
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脱口而出：“不是

有你在我身边吗？”语
气 里 带 着 不

容反驳的

意味。我听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形
容此刻的心情，觉得母亲像是语言学家，
一语双关用得好。母亲不识字，但让此地
此时的我，真心感觉到，在母亲心里，我
其实就是一根实在的拐杖。

菜园里的蔬菜有老有嫩，当然也是高
高低低的，它们都充满自然的活力。我是
知道的：蔬菜是常种常新，常择常长。生活
里，亲人间的情感表达，到了某个特定阶
段，儿子一定是母亲的拐杖；而母亲走得
动、吃得下、睡得着、说得出，也一定是儿
子的另一根拐杖。

择菜后返回，我跟在母亲的后面，看
见母亲的脚步，确实稳稳当当。

泉州人做事讲究，特别重视饮食。婚
宴更是将这种讲究推向极致：流水席排
开，蒸鳜鱼银鳞闪闪、猪脚炖香菇色泽鲜
亮、龙虾大蟹昂首伏卧于盘间、炒米粉如
金丝缠绕……满堂宾客皆浸入喜庆喧闹
的海洋里去了。

婚庆第一天宴席背后，那些默默操劳
的堂亲兄弟们，却无法即刻享用。他们隐
在灶间，如穿梭于烟熏火燎间的工蚁——
洗刷碗盘、端菜送汤、燃放鞭炮，个个汗流

浃背。待到宾客散尽，他们才回各自家。
第二天晚上厨房灯火又是一片通明，

堂兄弟们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准备享用
宴会剩下的美食。

灶火重新燃起，煮的并非新料，正是
席间余下的“柴尾”之材——半条鳜鱼、几
块猪脚，还有零星的蟹肉虾段，与未吃完的
大白菜、香菇、豆腐、鱿鱼、西红柿等等，能
整几盆就算几盆。不能整出的统统汇入一
口大锅中，再用地瓜粉勾出浓稠的芡汁。此
时，锅中翻腾着，山海滋味与酸甜之香便如
同久别重逢的亲人般，热烈地融汇一处，重
新被煮成一锅浓稠滚烫、琥珀色的杂烩汤。
这汤名为“破柴尾”，“破柴尾”不仅仅是杂
烩汤的名称，也是主人家专为表达感激而

犒劳那些奔波劳累的堂兄弟们的心意。
此刻，堂兄弟们终于能脱下礼服，卷

起袖子，围坐在一起了，没有任何的拘谨，
满是轻松自由。厨房里热气蒸腾，汤锅里
香气扑鼻。阿雄叔一边搅动着大勺，一边
大声谈笑，手指上被虾刺扎出的小红点还
隐隐可见。众人疲惫而松弛地围坐，品尝
着浓稠的杂烩汤，笑语喧哗，无所不谈。议
论着迎亲路上的趣事、夸赞新娘子的美
丽，也念叨着主家儿子成家后的欣慰……

锅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彼此的脸庞，
恍惚间，我竟看见二十年前灶前搅汤的少
年们——那时搅动汤勺的双手还没有皱
纹，鬓角也未曾染霜。如今再次相聚在一
起，汤雾缭绕里，才发现彼此白发竟已隐

约可见。碗勺相碰，叮叮当当，撞开了深藏
于心的记忆之门——这一碗稠汤里，浮沉
着的何止是残羹？分明是岁月熬煮的乡
情，是血脉熬浓的恩义。

碗盘渐空，人声亦渐渐低缓下来。吃
罢“破柴尾”，人便散了。堂兄弟们各自归
家，带走了灶火的余温，也带走了心头
的暖意。这一碗残羹煮出的杂烩汤，实
在并非为解馋腹之需——它熬煮的是
散落人间烟火里，那最浓稠的乡土人
情。这汤在时间之灶上慢煨慢炖，其中
人情味非但未曾稀薄，反而如老酒般愈
陈愈浓；婚宴的热闹散去，唯此汤滋味
历久弥新，在唇齿与记忆间，酿成一口
永不冷却的暖意。

拐 杖
□高明昌

“破柴尾”
□曾剑青

当月光浸透安溪的矿脉，
下草埔的炉火便重新醒来。
那些沉睡的矿渣开始翻身，
用暗红的方言，
讲述一个王朝淬火的往事。

千年前的风箱仍在鼓动——
你听，铁水与星辰碰撞的声响，
正顺着戴云山脉的走向，
把整部《宋史》锻造成，
一枚发烫的海上印章。

碎陶片是未冷却的星图，
指引着铁器走向远洋的旅程。
在考古探方剖开的剖面里，
我触摸到：

“叮当”是安溪在浇铸船锚，
“哐啷”是波斯商队，
正解开钱袋的绳结。

如今我们弯腰捡拾的，
何止是矿渣与坩埚？
当保护棚漏下二十一世纪的阳光，
那些铁锈突然舒展成丝绸——
每粒氧化斑都是航标，
每道锻痕里，
都站着个不肯生锈的故乡。

青阳冶铁志
□康 鹏

钩蟳
□吴安钦

秋日情调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

相思枫叶丹。
——五代·李煜《长相思·一重山》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唐·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唐·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唐·刘禹锡《秋词》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
——宋·张抡《踏莎行·秋入云山》

◉清迥江城月，流光万里同。
——唐·张九龄《秋夕望月》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宋·程颢《秋月》

◉扫却石边云，醉踏松根月。星斗满
天人睡也。

——元·吴西逸《清江引·秋居》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宋·程颢《秋日偶成》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唐·白居易《秋雨夜眠》


